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嗨！春天又到了，这个本该很“醒”的季节却令我备感头

月痛。 年 日，又是倒霉中继续倒霉的一天。早上，我

穿着深蓝牛仔装去面试，好不容易挤上公交车，又费了好大的

劲挤下公交车，换了几趟公交车，跑得满头大汗，总算找到了报

纸上的建筑装饰公司。

我在经理室外，等了好久好久，坐到屁股都发麻了，还是没

有轮到我，可见，在这个世界上跟我过不去的人真是很多。你

看，在那儿排着队等老板聘用的人个个紧张兮兮，女的是不停

地擦脂抹粉，想以貌取胜，男的则西装革履整装待发，想以气势

夺人，而我这身休闲的牛仔装倒显得不伦不类，格外让人仇恨。

哎，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下一位！”房子里面有一位女士在叫，我看了一下前面没

有人，再看了一下后面也没有人，毫无疑问，这肯定是在叫我。

于是，我匆匆忙忙地走了进去，说了几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

话，回答了几个让人不可思议的问题。最后，那个头上没有几根

头发却满脸笑容的老板说了一句“太过潇洒”，便把我打发走

人。听起来好像是在表扬我长得很帅，其实，这只不过是让我提

前走人的征兆。因此，当我听到他旁边的秘书说“你回去后，等

我们公司下一次面试的电话”时，就已经明白，这份工作十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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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九又泡汤了。唉，我又没有找到工作。

走到长安街王府井，看见美丽的女人依然不多，可会打扮

的女人却越来越多了。越开越多的女士高档百货店，无疑提高

了她们的审美眼力，同时也增强了男士的工作压力。难怪工作

的门槛抬高，抬高，再抬高；难怪有那么多的有为青年失业，失

业，再失业 》之类的杂志随时可以“指导”她。

们该怎样漂亮“，学习”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，更是她们在男士

身上揩油的捷径。于是，在这个茫然的城市，我蓦然发现眼前，

有那么多扮“酷”一族的女孩，她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有色无

色的眼镜顶在额头以上的部位，以显示她们的纯情，活泼，可

爱。哎，这又何必呢？

天突然下雨了，仿佛对我一天的毫无所获不满。刚开始街

上的行人还是很多，可是过了一会儿，雨越下越大，街上的行人

一眨眼就少了很多，就连刚才那帮挤公交车的忙人也都少得可

怜，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撑着雨伞站在公交车的站台下躲雨。奇

怪啊，人都去哪了？我对老天一点都不满，因为我今天不仅没带

雨伞，而且衣服也穿得特别少，原本打算逛街的计划，现在又泡

汤了。真是人到不幸时，天也不饶人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地上

不行，地下行。

我走进王府井的地铁站，买了一张去西直门的地铁票，匆

匆忙忙地走进候车站台，才发现原来街上的那帮所谓的“忙

人”，全都跑到地下来了。自然，我就站在了离地铁比较远的地

方，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个个精神抖擞，不像我这样狼狈

不堪。看样子，小寒说的“北京人能看云识天气”原来是真的。

地铁一到，一帮人就匆匆地出，一帮人又匆匆地进，我就靠

前了一点；地铁又一到，一帮人又匆匆地出，一帮人又匆匆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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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，我就又靠前了一点，如此往复了好几遍，总算下一趟地铁轮

到我了。

“你干吗？没见过美女吗？色鬼！”一个女人大叫一声。

天哪，有哪个不要脸的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敢自称“美

女”，看样子她真的是不想活了。我好奇地顺声望去，我身边的

人也跟我一样，想看看那个自称为“美女”的女人，到底能让多

少人流口水，更想找出那个倒霉蛋是谁？

她，细直优美的长腿，超短牛仔迷你裙，樱红颚领雪纺浅绿

色背心，柔情似水的眼睛好像蒙了一层白雾，深情款款而又含

情脉脉，高挺的鼻梁，粉红色的嘴唇，梳着短短的马尾辫，身体

凹凸平衡恰到好处，用黄金分割点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，绝对

男人心目中的标准恋人，绝对女人中的佼佼者，显然是超白金

一代对男人具有致命杀伤力的美女。

“我⋯⋯我⋯⋯我没有看。”一个秃头的中年男人穿着狼

牌休闲西装，挺直腰杆说。仿佛电视广告中的那句经典广告词

“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”，就是为他量身制作的。

你现在在看什么？”女孩愤怒地狂吼一声，她旁边的人

吓得直往后退，都不敢直视她。他们各自假装忙着各自的事，有

的把双手无聊地插入裤袋，有的则摸摸腋下的皮包，有的干脆

东张西望⋯⋯这就好比地上有一百块钱，人人都看见了，都碍

不下面子，不敢捡，心里却又想要。

那个中年人好像应付她这种刁难野蛮的女人很有经验，不

慌不忙地低着头直往人群中钻。她则怒气冲冲地摸了摸胸前的

帆布背包带继续向前走，她面前的男士则不约而同地往两边

退，主动为她让道。一群经不起恐吓的男人，哎，男人世界的悲

哀啊。我感叹地摇了摇头，也许是因为多年前与漂亮女友分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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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缘故，我对漂亮的女生特别反感，自然就不想让道。她是一路

走来，满脸怒气，好像全中国五六亿男人都不是男人一样，我心

里特别撮火。眼看着她一步步的，就快要逼近我了，我的右眼皮

突然跳了一下。糟了，看样子我今天又会有火光之灾。

还好，地铁终于来了，在她距离我三米远的地方，我终于走

进了地铁“。哈哈，我没有让步。”我在心里窃喜“，我也算是男

人中的男人了吧。”她也跟了进来，站在我的前边，距离我不到

厘米。我能闻到她身上的那股清香的茉莉花香水味，让人感

觉清心舒畅。她安静的时候，的确很具有杀伤力，但对于我这根

枯木来说，她顶多只是一根葱花，中看不中用，可不知为何，我

的右眼皮又跳了一下。该死，我今天什么地方得罪人啦，竟然有

人诅咒我。

突然，地铁一刹车，我身不由己情不自禁地往前靠。不好，

我的脸碰到了她的头，她转过身来，我的嘴唇又碰到了她的脸。

糟了，我赶紧把脸抽回来。

“对⋯⋯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只见“啪”的一掌，她的右

手五指掌狠狠地打在我的脸上，我的脸一红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接

着是满天的星星在我眼前飘来飘去，然后是听见车厢内的一群

人“哈哈”大笑。

“喂，小姐，你好像有点很过分。”我顿时醒悟过来，明白了

发生的一切，生气地看着她说。

“很过分”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“，你没有经过我的同

意就吻我，这就不过分了？”

“你以为我想吗？那都是刹车时的惯性。”

“惯性？”她两眼一眯，瞄着我，用左手的食指指着她身边

一个又一个男士，恶狠狠地说“：为什么他能控制，他又能控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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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还能控制⋯⋯”最后指着我说“，为什么你就不能控制呢？”

“这⋯⋯”我也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

“你分明就想趁着刹车吃我豆腐。”

“你⋯⋯”

“你，还你什么你？你这种人我见多了。”她把左手放下，摸

摸胸前的帆布背包带继续说，“别以为戴着一副破眼镜就装斯

文，”车厢里的男士们赶紧把眼镜取下来“，别以为拿着公文包

上班就装白领，”车厢里的男士们又赶紧把公文包放在身后。

“你⋯⋯”我到站了，说“，你给我记住，戴眼镜不是为了装

斯文，是生活的需要，提着公文包不是为了装白领，是工作的需

要。”我赶紧走出了车厢，转过身，看着她继续说“，不是每个男

士都喜欢辣妹美女的，比如我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所以，刚才的一

切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至于你的言行如何，上天自知

公道，拜拜啰，小姐。”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她大吼一声“，你敢教训我，你敢叫我小
，，

姐⋯

地铁的车厢门在她的愤怒中关了，我隔着玻璃门看见她动

着嘴巴，好像是在骂我什么，我却装酷似的，当什么也没听见，

在她面前轻松一转身，挥了挥手走了。

回到小寒家。小寒是我大学时期的死党，二十四岁，身高

米，爱好看电影，超级爱好踢足球。虽然中国国家足球队差

到连仲永都称不上了，就别说伤仲永了，但他还是执迷不悟地

在足球上疯狂堕落。我们在南技院读书时，他一向是自命潇洒，

花钱如流水的花花公子。

追求方圆的时候，我一直是他的情场见习参谋长。在我们

的精心谋划之下，一场惨烈的爱情攻防战开始了。他像希特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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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欧洲战场上一样，所有的情敌全部纷纷倒下，就连学院有名

的情场“四圣”都无一幸免。因此，他取了个鼎鼎大名的网名，

叫“情场杀手希特勒”，一看就让人受不了，倒胃口。

自然，方圆在他的强大攻势之下，渐渐放下了防卫，最后终

于被他征服了。因此，每次小寒一见到我就感叹万分。

“刘雨，你真是好人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一定要好好谢

谢你⋯⋯”

“停，”我用双手在他面前做了一个停的手势“，你不用好

好谢谢我，你只要以后后悔了，不要陷害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

还有就是真心实意待方圆⋯⋯”

“你放心吧，”他转过身去，看着墙上方圆的照片，说“，方

圆，我小寒对天发誓，这辈子爱你一生一世，海枯石烂，至死不

渝⋯⋯”

“又是这些老情话，我都听你说过 遍了。”

哎，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拿着上课的《材料力学》课本走

出宿舍“上帝啊，原谅我把一个纯情的少女送入虎口吧，阿门，

宽恕我吧。”我说完在自己的头上和胸前用右手画了一个十字

架。

他追了上来，拍着我的肩膀说“：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向她

发誓了。”

偶尔，小寒在晚上睡觉时会说梦话，而且一定与当时流行

的电脑游戏有关。有一天，我的一个朋友来到宿舍找我，小寒

又在梦里说“：咳，你好，我要 ”吓得我的朋友撒腿就

跑。

我叫刘雨，今年二十四岁，三年前毕业于南宁职业技术学

院，简称“南技院”。毕业时，我跟随留南大军到处奔波找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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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是因为在南宁生活习惯了，也许是因为南宁有我的恋恋风

情吧，也许是因为我害怕回到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方，也

许是因为我想在那里再找回原来的我，也许是因为我更想在南

宁证明点什么给冰雨看吧。

冰雨还是走了，很简单，我太过执著了。她走时的那句“：也

许你是对的，但最终你是错的。”宣判了我俩六年恋情的死刑。

这也使我明白：时间长了，环境变了，爱情也就淡了，相爱的人

也就经不起风浪了。

小寒北上回家，因为家在北京，父亲又在北京某城建集团

担任总经理。自然，他的工作就根本不用操心，还时不时动摇我

留南的意志，要我与他一起北上，原因是冰雨也在北京的某某

大学读书。最终他还是没有说服我，很遗憾地离开了南宁，而我

仍然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工作。终于“黄天不负有心人”，我在

南宁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做助理建筑工

程师，听起来好像挺不错，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替工程师跑腿的

杂工。

我在公司努力工作了三年，最后终于爬上了建筑工程师的

位子，把“助理”两个字狠狠地扔进了垃圾桶里。正当我有出头

之日时，小寒又打来电话说“：刘雨，昨晚我爷爷托梦给我，说你

所在的公司很快就要破产了，你还是快来北京工作吧？”

“乌鸦嘴，我刚混上建筑工程师，你就诅咒我，你想害死我

吗？”

“不是的⋯⋯”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“，是真的。”

“你别说了，我工作很忙，没有时间跟你瞎聊，拜拜。”我气

愤地挂断了电话。

我很害怕小寒说这种话，因为让活着的我去听死去的人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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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，我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。可公司的老板像是被他爷爷下了

浆头一样，经常在重大的决策上出荤招；再接着又因公司的建

筑材料问题，老板被公安机关调查；再接着一连几个不利的工

地事故，又让公司的名誉落地。此后，公司的经营状况日渐西

下，不久就倒闭了。公司的老板也因 年告此一蹶不振，提前

老还乡了。我与同事们为老板痛苦了两三天之后，第四天我突

然良心发现，不再做那无聊的好事，决定另谋生路。

我找遍了整个南宁，依然没有一家公司对我感兴趣。于是，

我不得不为了谋生而另寻他地。俗话说“：一人搞电脑，全家上

网找；一人炒股票，全家跟着跳；一人干银行，全家帮倒忙；一人

卖保险，全家不要脸。”而我的同事在失业一个月之后，有的转

行做金融，有的转行做电脑，有的转行炒股票，更有的转行做保

险等等。反正是五花八门，各显神通，各谋其生。而这些工作我

都不想干，因为我不能拿我的专业开玩笑，更心疼爸妈给我的

血汗钱花在这个专业上，没有一点成就，就转行了，多可惜啊。

因此，我死也不愿意转行。我在南宁工作了三年之后，又回到了

大学毕业时，那个窘迫的年代。而在南宁那股失业的潮水是一

涨再涨，真是让我感觉“天要亡我，造化弄人”。

不知道小寒从哪里得知我失业的消息，立刻给我打来电

话，叫我北上抗失。不是因为北京是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繁

荣中心，也不是因为我的初恋情人在北京，而是因为他爷爷说

我北上能走好运，什么逻辑吗？但是也好，反正我现在是留在南

宁已经没有希望，倒不如去北京看看，说不定还真如小寒他爷

爷所说的那样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呢？

于是，我从农行里取出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月工资，踏上了

北上的火车，实现了小寒他爷爷的心愿。我来到北京西站，走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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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。果然闻名不如一见，一个字“乱”。我一走出火车站，老远

就看见一个木板的白纸上写着大黑体正楷字：

，刘雨”

知道的是接人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又是哪个假洋鬼子回来

了。我走了过去，看见小寒和方圆手拉着手地聊着，我向前走了

两步，他们没看见我，我再向前走了两步，他们还是没看见我，

于是，我干脆走到了他们前面，他们竟然还没有看见我。

“太夸张了吧？你是来接我还是来接她？”我很无奈地再向

前迈了两步说“：喂，小子，怎么一点儿接人的敬业精神也没有

啊？”

“喂，你来了，也不打声招呼？”

“打招呼？你是来接我的，要我打招呼，这太离谱了吧？”

“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”

“我就知道，你有了女人忘了朋友。”

“哪里。”小寒狡辩说。

方圆则在一旁偷偷地笑，跟方圆寒暄了几句，就跟小寒坐

车回家了。

本来不想住在他家，但是他家的热情似火，我实在无法抗

拒，也只好难为自己待在他家了。

“我住哪里？”我不好意思地问小寒。

“你就住这间。”他用手轻轻地推开门，指着那间房间说。

我跟着小寒走进房间，古色古香的木制床，木制书柜，精心

雕刻的四方龙椅。我一看就明白：能睡这间房间的主人，一定是

他家的老大。

“那这间房子的主人他睡哪？”

“他已经用不着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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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十年前就已经不睡了。”

“你是说这房间已经十年没人住过了？”我说出这句话时，

全身打了个寒战，心里有些紧张地问“，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爷爷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而且我爷爷还托梦给

我，说你在这里睡上几天一定会时来运转的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说的？”

“前些天托梦说的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

“他还说⋯⋯”

我赶紧伸出右手捂住他的嘴说：“别说了，能不能换一

间？”

“不可以，”他掰开我的右手继续说“，我爷爷还说他今晚

想见你。”

“就在这里？”我很惊讶地问。

“是啊，所以你今晚就只能住在这里。”

“喂，小寒，你不要跟我开这种鬼玩笑，好不好，我们都老大

不小了。”

“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。”

“你不是真的叫我今晚住在这里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可是认真的，我爷爷也是认真的。”

“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吗？”我鼓起男子汉应有的勇气，挺

直腰杆说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其他商量的余地？”

“没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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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好吧，既然你和你爷爷都那么执著，我今晚也只好勉为

其难见见他啰，不过⋯⋯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不过吓着你的爷爷，我可不负责任哦？”

“行，行，行 ”他高兴地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

晚上，我关了灯，躺在他爷爷的床上，总觉得有人在床边看

着我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拉开灯，可什么也没有看见。我关上灯，

躺在床上，又感觉有人在看着我。我又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灯，仍

然什么也没看见。于是我又关上了灯，躺在了床上，如此，往复

了几次，我在北京的第一个美妙的晚上，就这样白白地让我给

浪费了。

刚来北京，在小寒和方圆的热情款待之下，我有气无心地

玩了几天，装了几天笑脸。其实，我心里只想找个工作。后来，我

经过几天的面试失败之后，顿时醒悟过来，原来北京也不是一

个好混的地方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走到东直门地铁站，一想起昨天无缘无故

挨了一巴掌，心里就不高兴，心情自然也就降到了极点。

路公交车站的站台边我走到地面，站在 ，准备搭公交

车去西单北大街北京某建筑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面试。在公交车

上，虽然有点挤，但总算还算安静，最关键的是没有那么多无理

取闹的女人，心情自然就好了很多。在西单我下了车，过了无人

米，问了两三次交通行道的马路，再向左走了 协管员，最后

终于找到了北京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，在太平洋人寿保险

大厦 座 室。楼

我一走进这座雄伟的大厦，就感觉进入了上流社会。这里

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穿戴整齐，彬彬有礼，落落大方。我走进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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键，电梯就自梯里按了一下 动关门往上升，走出电梯，老远就

室门口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看见 楼 。比起今天的这队人

马，昨天的那队人马真是小巫见大巫。可见，这家公司的效益一

定好得不得了。哈哈，有我刘雨在，你们就死定了，我狡诈地奸

笑了几声，但那美好的一切似乎离我还很遥远。我找了个空座

位，坐了下来。

个多小时，还没能轮到我不知不觉，我在外面等了 ，真是

让人心急啊。最后终于轮到我去面试了，我敲了敲门，走进了总

经理的办公室。一眼就看见五个爸爸级的老古董，个个像看珍

稀动物似的看着我。我的心里有点紧张，心“扑通、扑通⋯⋯”

地快跳出来了。

“请坐，来者贵姓？”一个身穿黑色西服，头发花白，戴着黑

色大框眼镜，打着红色领带的人，双手拿着我的资料问。

“本人姓刘，名雨，叫我刘雨或小刘都可以。”我坐下正视

着他们，感觉像是挨老爸狠批，不过来也来了，还能怎么样，死

硬着头皮上吧。

“刘雨，你好，欢迎你来本公司面试。”

“谢谢。”说这句话时，我的声音有点颤抖，发音不准像唱

京剧似的颤抖了两下。

“你是从哪里得知我们公司招聘信息的？”

“从报纸上的招聘栏上看到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来我们公司面试？”

废话，我要是找到工作能来你们公司面试吗？不过应聘的

时候怎么能这么说毕竟是吃别人的饭吗？所以，我装笑脸说：

“因为我不知道除了建筑这行，我还能做什么，而且我也想找一

份工作养活自己，二十多岁的我不想让父母再担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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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觉得自己有信心担任这份工作吗？”

“我想我应该有信心，但我更希望在工作中能够不断地学

习更新知识，与公司职员加强磋商，确立真诚、友好、相互信任、

相互支持、共同发展的朋友关系，与公司同呼吸，共命运，为创

造一个持久稳定，繁荣昌盛的公司而共同努力。”

我想这是我一生最大最长的谎言了，因为我以前一下子只

骗一个，而现在一下子要骗五个，好有挑战性。

“你觉得你与其他应聘人员竞争同一个职位，你有什么优

越性吗？”

优越性，我的天哪，说谎心里真难受，还是说句实话吧，死就

死了。

“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与某个人竞争同一个职位而来面试，

这也不是我的本意，我想我能干好这份工作，但我并没有信心

能够得到你们的聘用，所以我来了，除此之外没有多想。”

于是整个面试室突然静了下来，个个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

我，然后他们又小声地商议了一下，最后，一个身穿黄色西服的
”

人说“：好吧，明天你就来上班吧，不过试用期为三个月，

”我高兴地应了一声。

“顺便换套西装。”另一个身穿深色西服的中年人说。

“谢谢，我明天会穿正式一点，准时来上班的。”

我走出面试会场，差点儿跳了起来，真是想不到，头回说实

话就有这么好的回报。下回，打死我也不说谎了，真是令人兴奋

的时刻，经过一个月的失业痛苦，我又找到了工作，职位同样是

助理工程师，不过这回我可发达了。

我走出公司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西单地铁站。我犹豫了一

下，今天是高兴的一天，我不能让这个美丽的时刻有所感伤。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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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交车回家。不是，我又走回到了地面，搭 一会儿，公交车

就来了，我走上公交车，站在车厢中间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了一个

熟悉的身影。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又是她，那个可恨的小姐，

不，应该是小妖。

我赶紧往后站了站，免得她看见我，两个人又发生冲突，果

然她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。

“别过来⋯⋯没看见⋯⋯没看见⋯⋯别过来⋯⋯”我在心

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两句话，并向上帝祈祷“，希望她不认识

我，不认识我⋯⋯”

但她还是朝我这边挤了过来，还是那条超短迷你裙，不过

上身换成了浅蓝色的 恤，她两眼一眯，瞄着我大吼一声“：上

回叫你站住，你为什么不站住？”

吓得我身边的人直往我后面挤，看样子她记忆真的不错，

一眼就认出了我，我左手摸了摸胸口说“：我到站了，为什么要

站住？”

“可我叫你站住，你就得给我站住。”

“笑话，你叫站住，我就站住，那我还叫男人吗？”

车厢里的男士们突然哈哈地笑了起来，“你⋯⋯”她似乎

想哭，泪水在眼眶中转，用左手指着我说“：你欺负我！”

“我从不欺负女人，特别是像你这样的。”

“你⋯⋯”她气得直跺脚，然后转过身去，我又看了她一

眼，那个令人讨厌的背影。

突然，前面的几个老太太都走了过来对我说“：小伙子，你

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在公交车上跟你女朋友吵呢？”

”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张大嘴巴皱起“女朋友 眉头

看着她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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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一点儿也不如我儿子，对女朋友竟然如此大呼小叫，没

有一点儿修养！”另一个老太太指着我的头恶狠狠地骂道。

“我没修养⋯⋯”我委屈地想解释“，我⋯⋯”

“我什么我，你看人家女孩子多漂亮，多可爱，你还不过去

认个错？”

“快过去认个错吧，她毕竟是个女孩子吗，而且你又是她的

男朋友。”

“男朋友⋯⋯”我惊讶地失声。

“难道你这么朝三暮四，刚有一点儿摩擦就想与她分手

吗？”另一个老太太怒视着我说。

“没⋯⋯”

“没有还不过去。”

我现在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反正跟她们一时也解释

不清楚。我出绝招，装死没听见，任由她们指责，反正上帝知道

我是清白的。我依然不顾老太太们的指责，继续站着不动。可车

上议论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俗话说得好：

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浪一浪死在别人的指责上。”为了使这种

绯闻不再持续下去，我只好委曲求全。我终于明白那个秃头中

年人为什么溜得那么快了，原来指责是可以颠倒黑白的。

我很不情愿地走了过去，站在她身边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错

了 。”

她没有理我，转过身继续上演她的泪水战术。没办法，我又

绕个弯走到她面前，假装很抱歉地说“：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以后你

叫我站住，我一定站住。”

我伸手拿出一张纸递给她擦眼泪。嘿，她竟然毫不客气地

接受了，擦着眼泪仍然不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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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不你再打我一巴掌，说我是色狼。”

“哗”的一下，整个车厢里的人哄堂大笑。

她也一下子破涕为笑，半哭半笑地看了我一眼，继续用纸

巾擦眼泪。

今天我算是丢脸丢到家了，男人的自尊全让我丢光了。

公交车到西直门站停了下来，她走下了车仍然一句话不

说。我就这样被整个车厢的人误认为是她的男朋友。

一个热心肠的老大妈说：“年轻人，还不赶快下车去追

啊？”

我又装死没听见，不理她。

“下车啊。”老太太用手用力推了我一下，我差点在车门口

跌倒。

我在跌撞中站了起来，皱起眉头看了她一眼心想：“烦死

了，老太婆，不知道实情就少多嘴。”

“还不快下车。”司机师傅突然火冒三丈地教训我说“，你

再不下车，我就关门开车了。”

“哦。”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骂下了车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她突然转过身来，正视着我。

“你说我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被那么多人误会是你男

朋友，而且他们还都说我不是好男人。”我看着她说。

“你就不是好男人嘛！难道她们说错了吗？”她两眼半眯着

我说。

“好，就算我不是好男人，行了吧？我们的事到此为止，拜

拜。”

我说完转身就走，嘀咕着“：真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竟然

说我不是好男人，你也不查一查新好男人谱，我排第几位。不



第 17 页

过，跟你说了也没用，还是早点回家。”

突然我感觉脚后跟有一股强烈的冷气流向我袭来，

“哎呀，”有人踢我，等我反应过来为时已晚。

“你⋯⋯”我摸着很痛的脚后跟，转过身看着她说，“你

⋯⋯你竟然偷袭我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”

“我就过分了，你想怎么着？”她上嘴唇咬着下嘴唇，两眼

瞄着我，得意洋洋地说。

“我能把你怎么着，你不把我怎么着就已经是怎么着了。”

她一听强忍着笑了一下。我是彻底服了，《女人是老虎》这

首歌原来不是瞎编的。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了，以免事态严重到

无法控制。

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”我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那个危险地

带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